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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教育期望与子代创业抉择
——来自千村调查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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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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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千村调查”数据，对父辈教育期望是否会导致子代选择创业问题进行

考察，实证研究发现：（1）父辈“望子成龙”的教育心态会促使成年子代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这

支持了“家庭教育投资激励”的假说；（2）父代务农经历、子代缔结婚姻和亲子离散印记均能够

有效激发父辈“为之计深远”的期望效应，提升子代创业的可能；（3）父辈教育期望通过“利他主

义”传递、“创业效能感”生成和“人力资本”累积三条路径来影响子代创业活动的展开；（4）“望

子成龙”会显著促进儿子创业，但并不会促成女儿创业。此外，父辈教育期望的影响在中、西部

地区的表现也比在东部地区明显。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成果，也为鼓励从创

业角度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推进家庭创业创新教育提供了政策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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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古以来，“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说法，就表达了父母对子女在学业和事业上能够有所

成就的美好愿景。正如清代文康在《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六回中所述：“父母先辈，无如望子成

名，比自己功名念切，还加几倍。”中华传统观念中，“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出自孔

子《孝经》）这一类光耀门楣、福荫后人的家庭价值观，不但驱策着父辈对家庭地位和幸福的不

懈追求，也寄托着他们对下一代的殷切厚望（张龙耀等，2013）。相比逐步接受市场经济的父辈，

年轻一代更加熟悉市场规则，也更倾向于开展自雇等多种类型的职业活动（Hundley，2006）。传
统儒家文化给予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教育心态，不仅对子代成长阶段的行为起到关键的塑

造作用，还将与其未来的生活和职业抉择紧密交织（杨春华，2006）。父辈教育期望将通过什么

机制影响子代的创业抉择？代际影响又将如何强化这种“厚望之力”，实现子代对于创业蓝图的

谱写？这是非常新兴和值得研究的议题。

纵览以往教育期望的文献，研究者主要考察了受家庭教育期望影响的子女，其心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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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2018）、学业表现（Yerkes和Dodson，1908；李佳丽和胡咏梅，2021）、社交偏向（Pearce，
2004）及游戏成瘾（鲍学峰等，2016）等非经济行为倾向，缺少对经济后果的关注。学者们发现，

家庭财富正向影响父辈教育期望，这种正向效果主要来自大龄子女、学习表现不佳和母亲教育

水平较低等相对弱势的家庭（Elliott和Bachman，2018）。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在父辈创业的情境

下，家庭中的言传身教将对子女选择创业职业产生积极影响（邢芸，2016）。具有自雇型就业背

景的父母，对子女创业的约束较少。这使得子女会更敢于和乐于追求并实践父母对自己的职业

期望，产生与父辈职业期望相类似的自我职业期望（Laferrère, 2001）。
以上研究从父辈的角度探究了教育期望的经济动因及对子代职业抉择的影响，但这些研

究仍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即忽视了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

（Baurmrind，1971）。父母“望子成龙”的教育期望会对子女人力资本形成产生何种影响，进而左

右其职业抉择？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由于文化、经

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不同的代际互动模式，也将对期望效果产生影响

（Silverstein和Bengtson，1997）。此外，父辈期望效应的研究，应该结合家庭社会化中存在的代

际因素来考察（阮荣平等，2015）。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父辈教育期

望对子代创业抉择的影响，以及以父代务农职业、子代缔结婚姻和亲子离散印记为表现的家庭

代际特征，如何影响上述主效应之间的关系。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以往有关家庭期望影响子代行为的

研究，主要关注父母的社会阶层（杨春华，2006）、职业背景（马草原等，2018）、教育程度（杨习超

等，2016）、工资收入（Dooley和Stewart，2007）等，本文指出子代的就业抉择还取决于父母的教

育价值观，进一步拓宽了教育期望的相关研究。其次，本文把父辈期望置于父代涉农职业、子代

成婚选择和亲子离散印记这三种代际情境下进行考察，探索了家庭期望效应的边界，支持了代

际关系对子女经济决策、社会网络拓展和心理韧性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基础。最后，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个体人力资本，

以及亲缘关系对家庭成员经济行为的驱动作用，也为发现并汲取传统文化的积极一面，开展新

时代的创业创新家庭教育提供应有借鉴。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父辈教育期望对子代创业抉择的影响

“至要莫如教子”，中国家庭父母在子女的教育上普遍存在较为强烈的投资意愿（王伟同

等，2021）。家庭社会学观点认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会增加家庭支出。虽然这降低了当期收入，

但却能够在未来产生诸多收益。在家庭中，父辈往往基于血缘关系和亲缘之情，对子代抱有“利
他主义”情结。既有研究根据理性“经济人”的代际利他假设，分析了“家长式利他”对经济长期

增长率的影响（杨丹妮和文雁兵，2013）。本文借鉴这一框架，提出了家庭教育期望中父母的利

他倾向。利他行为者所要最大化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还有其关心的受惠人的福利

（Becker，1974）。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不单单是一种亲缘选择行为，也被解释为一种利他动

机（Abel和Warshawsky，1988）。家庭中的新生代在借助父母的教育支持及在双方的信息互动

中，能够达到其自身人力资本的多维积累（高娟，2022）。这也为子女日后从事受雇职业或自雇

创业，提供了异质型人力资本载体。

心理学理论指出，除了父辈的影响外，子代自身特质也是触发其经济决策的开关（赵浩兴

和张巧文，2013b）。Bandura（1977）提出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这一概念将创业行为所需要的人

格特质，扩展到了个体合理评判自身创业能力后，所形成的信心和信念上。家庭期望的目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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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使得子代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期望目标。而父辈“望子成龙”的希冀，则通过家庭教育投入

的传递，强化了子女的感知自我效能。子女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能够在

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中充分表现（丁明磊等，2009）。创业环境本身具有的风险性，

激发了潜在创业个体的高创业效能感，这也得益于家庭教育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子代较高的

人力资本水平，预示着该类群体对自我职业发展更具有相应规划，也对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更

有信心（赵浩兴和张巧文，2013a）。因此，人力资本对子代职业效能感具有关键影响，并将在创

业情境的作用下，成为子代选择创业的“触发器”。
从教育经济学角度看，子女人力资本累积将对其创业抉择产生促进作用。首先，人力资本

具有外部效应。由家庭教育投资所生成的高水平人力资本，会带动子代自身眼界、品性等方面

的发展，使其更愿意接受新生事物，与市场活动也更加接近（Fafchamps和Quisumbing，2003）。
这潜移默化地使得子代市场意识增强，进而对开展创业活动有益。其次，由教育期望累积起的

人力资本，会促成子代异质性社会网络不断扩大（刘琪，2019）。弱关系社会网络是获取丰裕但

不重叠资源的有效工具，也提供给潜在创业人群获取初期利润的机会（Davidsson和Honing，
2003）。家庭教育期望，使得子女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所接触的社会层次也得到提升，个人的

社会网络将得到拓展（Paulson和Townsend，2004），这对于其获取更多的创业信息与资源有利。

最后，家庭教育作为子女早期教育的一种，可以改善他们的非认知能力，使其掌握相关的实用

技能，提升风险应对信心（Agarwal和Mazumder，2013）。子代成年后会对自身具备的知识充满

信心（Larson等，2016），导致风险承担和不确定容忍度均较高，倾向于作出从事风险性创业活

动的职业抉择。

H1：父辈教育期望越高，家庭中的子代越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

（二）代际影响及代际关系的调节作用

子代所处的家庭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或相对一成不变或发生改变，并且能够通过教育期

望及人力资本效应，对其就业、生计和发展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引入父代务农、子女成婚和

亲子离散三个代表代际影响与互动的情景变量，用来表征在父辈教育期望影响下成长的子代，

家庭期望内容发生的变化及其在子代择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机制。

1. 父代务农职业的调节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向本地乡镇企业转移，同时兼顾农业生产。研究指出，

农村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代际职业的向上流动（周兴和张鹏，2014）。父辈教育期望

能够增进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促进农村子女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黄季焜和靳少泽，2015）。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财富

水平因经济发展而不断提升，充裕的家庭资源导致父母更为开明，子代的职业选择也变得更加

自由。家庭生产单位中，务农意愿或兼业比例不断下降，新生劳动力逐渐向非农行业转移，出现

了明显的后辈偏好创业现象（奚国茜和贺小刚，2021）。农村年轻一代普遍缺乏干体力活的经验

和吃苦耐劳的能力。父辈出于增进其利益、阻断其自我损耗的情感期望（Kornai和Weibull，
1983），会教导子女努力学习、强化智力资本，离开传统的农耕劳作行业。这种认知的代际传递，

使得子代更不希望从事高强度的农业体力劳动，而是选择工作方式灵活的创业等就业方式。父

代务农经历的职业经济属性，也给子女选择工作时提供了一种“工资参照”（钟甫宁和陈奕山，

2014）。对照以往干农活时父辈的“农业工资”，子代显然会对收入更优的非农职业更加青睐。这

导致农村子女更愿意投身一旦成功就具有丰厚酬劳的创业职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父代务农在父辈教育期望与子代创业抉择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父代涉农职业将导

致教育期望较高家庭中的子代更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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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代缔结婚姻的调节作用

子代通过婚姻组建自己的家庭后，其家庭成员会自发地演化出一套决策模式，并受到原生

家庭与衍生家庭的共同影响（陆方文等，2017）。在与原生家庭长期共处的生活中，子代的性格、

素质与能力等条件不可避免地受父辈的影响，并逐渐发展为今后婚姻匹配中的决定因素

（Tian和Davis，2019）。随着年龄的增长，脱离原生家庭独立后，婚姻选择成为子代需要面对的

人生大事，影响着他们的竞争意愿、风险态度（宁博等，2020）。成婚之际，快速上升的结婚成本

导致子女对父母有更深的经济依赖，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因此具有了持续的影响力（许琪和彭

湃，2022）。成婚之后，子代所扮演的角色更愈加复杂，既要“顾小家”，也不能“舍大家”。父辈教

育期望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人力资本，也成为农村子女改变自身命运、阻断代际贫困的重要途

径，也是换取婚姻资本的重要方式（朱镕君，2019）。拥有相似社会身份或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

个体，往往更有可能缔结婚姻关系。父辈高教育期望影响下的子代成婚现象，不仅是社会身份

的双向结合，还将使双方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带来更高质量的社会资源。潜在创业个体将

以“反哺”上一辈，提供代际支持为契机，从婚姻关系中获取创业所需的社会资本，积极投身家

庭创业活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子代成婚在父辈教育期望与子代创业抉择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子代缔结婚姻关系

将导致教育期望较高家庭中的子代更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

3. 亲子离散印记的调节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家庭的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导致家庭内部凝聚力减弱，造

成亲子关系疏离的现象（南方，2017）。农村环境中，亲子离散现状主要由父辈外出务工所致，这

也降低了子女的福利水平（李云森等，2019）。子女长时期与亲生父母分离，不仅会造成其心理、

经济资本的损失，还将增加其自身脆弱性，导致行为决策的偏差。长时间的亲子分离，将使子女

在职业选择方面的更加自主。即使没有父母左右陪伴的谆谆教诲，他们仍然会承袭父辈以往的

期望，作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职业决策。动荡的家庭结构，激励着子女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George等，2016）。而理论研究也指出，教育期望效应可以由亲子离散家庭子女其亲生父母于

其早期人生阶段镌刻下的期望“烙印”来解释（Silverstein等，1997）。该理论将家庭期望阐释为

一种“定式”，这种教育心态能够因父母高期望的教养方式而生成出一种隐蔽的心理强化机制，

使子女在后天自觉或自发的意识状态下受到良好激励。经由积年累月的心理反馈，促使其感受

到父母早年的关心与信赖（周东明，1995）。父辈殷切的教育期望不会随着时间流逝和周遭环境

的改变而轻易消逝或降低强度。这种强烈、深刻的情感，会坚定亲子离散家庭子女实现亲生父

母教育厚望的信念与恒心。择业时，他们会将需要大量付出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创业活动纳入优

选范围。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亲子离散在父辈教育期望与子代创业抉择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亲子离散印记将导

致教育期望较高家庭中的子代更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 

三、  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数据对研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千村调查”是上海财经

大学于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创新人才培养项目，2016年调研主题为“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查”。该
项目邀请国内外顶尖学者对问卷进行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分为定点和返乡调研两类。前者由

教师和学生组队完成，后者由学生于暑期返乡期间完成。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我国30多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选取总计1 500个村寨，主要以非创业者、创业者、村长/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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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村委会与镇长为对象进行问卷调研，最终获得各类别访谈问卷共计3万余份。本文采用的非

创业者调查问卷9 533份，创业者问卷4 600份。非创业问卷主要调查了个人基本情况（年龄、教

育程度、工作经历等）和家庭基本情况（父母职业、子女健康状况等）。创业问卷在包含了上述调

查题项的情况下，还增加了创业情况（创业行业与方式、经营模式、融资渠道等）等相关题项。这

些调研题项内容全面、丰富，针对性强。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数据及港澳台

样本后，共获得11 363个有效样本，占总样本（非创业者和创业者问卷）的80.39%。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子代创业决策（Childentre）。本文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将填写创业者问卷个

体赋值为1，即该类个体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填写非创业者问卷个体赋值为0，即此类个体没

有开展创业活动。由于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为0−1虚拟变量，故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根据样

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做出创业决策的个体占比为30.23%。

2. 解释变量：父辈期望（Parexpec）。采用非创业者和创业者问卷中的家庭成员社会结构部

分，以题项父/母“望子成龙”的心切程度衡量。按照程度的高低对每一个题项进行6点计分，“6”
表示极高，“5”表示很高，“4”表示高，“3”表示一般，“2”表示低，“1”表示很低（奚国茜和贺小刚，

2021）。虽然受访者在调研时可能会夸大或缩小“望子成龙”期望的水平，但因为本文关注的是

“望子成龙”的相对水平，当所有被调查者的父辈期望以同样的方式打分时，依然能够通过对比

来体现“望子成龙”水平的差异。为合理、准确地测度父母教育期望，本文尝试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后仅得出一个主成分，这也说明了在研究样本中，父亲教育期望和母亲

教育期望高度相关。这符合文献对于家庭期望中父亲与母亲期望之间具有高度相关关系的结

论（李安琪和吴瑞君，2021）。本文也将这个主成分作为测度父辈期望（Parexpec）的代理变量。

3. 调节变量：（1）父代务农（Fatheragri）。父代对子代的工作期望是其教育期望的延续

（Krauss，1964），也是教育期望影响子代择业的因素之一。本文采用父/母是否为农民，作为父

代务农的测度变量。在项目调研阶段，千村问卷分别测量了被调查者16岁前、后父亲和母亲的

职业（分为：1=农民，2=工人，3=单位办事员，4=老师，5=技术人员，6=军人，7 =公务员，8=行政

领导，9=其他）。在实证分析时，发现被调查者16周岁前、后父/母的工作少有变动，因此将这两

个阶段父、母的职业合并作为父、母职业的测度变量。当父/母有一方职业为农民时，即确定为

父代务农，对相应变量赋值1，否则赋值0。
（2）子代成婚（Childmarri）。本文参考杨婵等（2017）的研究，认为存在以下情况即为调查者

的婚姻状况反映。首先，询问调查者您的配偶是否为村里第一大姓，若回答是或不是，则可以断

定被调查人属于已婚者。因为只有缔结婚姻关系，且涉及考察婚配对象的宗族情况时，才会填

写此题项，对该变量赋值1，被调查者已婚。对于回答为其他的，则可能会存在已婚及未婚两类

情况。当小孩数量大于0时，说明被调查者已经婚育，对拟考察变量赋值1。而问题的反面，配偶

不是村里第一大姓，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配偶，即未婚；二是有配偶，但不是第一大姓，此时

已婚。对于第二种情况，问卷中给出了（其他）这一选项。这说明，对应的受访者虽然已婚，但根

据（其他）这一题项的含义，此类被调查者的小孩数量为0时，并非没有婚姻经历。本文在后续的

回归分析将这一类数据删除。此时，对变量赋值0，即被调查者未婚。

（3）亲子离散（Interdispersion）。参照Silverstein和Bengtson（1997）、李云森等（2019）的研

究，本文将父母离异、16岁之前不由父母亲自抚养、16岁之前不和父母一同居住定义为处于亲

子离散家庭之中。此外，父母去世也使得子女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帮助，为今后的生活寻找出路，

也是家庭亲子关系残缺的一种典型表现（Uhlenberg，1980）。本文最终将被调查者父母离异、

16岁之前不由亲生父母亲自抚养，或不在一同居住，以及父母去世的情况定义为亲子离散现

象。出现上述情况的任意一种赋值为1，其他情况则赋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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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变量：本文从子女个体、家庭背景和所处地域三个层面对回归模型进行控制。首先，

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性别（Gender），男性赋值1，女性赋值0；（2）年龄（Age），根据问

卷中前后填写的数值一致的样本进行赋值；（3）教育程度（Education），从幼儿园到博士8级分

档分别赋值0 ~ 7；（4）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根据调查者手机通讯录中人数的对数赋值。其

次，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家庭社会地位（Family Status），将问卷回答中“上层”“中上

层”定义为家庭社会地位高于全村平均水平，赋值为1，否则为0；（2）父母创业（Father
Entrepreneurship），父母曾经或正在创业赋值1，否则为0；（3）家庭经济状况（Family Financial
Situation），以全村平均水平为基准组生成两组虚拟变量，分别为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平均组和

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平均组。最后，区域层面的控制变量：所在地区（District），以东部地区为基

准组，生成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 

四、  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均小于2.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所

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做出创业决策的子代样本有3 436名，占

比30.24%，父辈教育期望平均值为0，最小值−2.5381，最大值为1.8341。父代务农家庭占总样本

的76.49%，说明平均每100户家庭有76户父代从事涉农职业。子代成婚家庭占总样本的

97.97%，说明样本中绝大多数家庭的子女都已成婚。亲子离散家庭占总样本的11.33%，说明平

均每100个家庭有11户存在亲子离散现象。总样本中男性占比约68.74%，平均年龄约45.26岁，

平均教育程度处于初中水平。家庭在村庄的社会地位是中上层占比约29.94%，经济水平较高

的占比28.21%，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占比52.62%。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Childentre 子代创业决策 11 363 0.3024 0.4593 0.0000 1.0000
解释变量 Parexpec 父辈期望 11 363 0.0000 1.0000 −2.5381 1.8341

调节变量
Fatheragri 父代务农 11 359 0.7649 0.4241 0.0000 1.0000
Childmarri 子代成婚 11 269 0.9797 0.1411 0.0000 1.0000

Interdispersion 亲子离散 11 352 0.1133 0.3170 0.0000 1.0000

中介变量
Fatherclan 父辈宗族网络 11 310 0.3028 0.4595 0.0000 1.0000
Risktaking 子代冒险精神 11 363 4.5731 1.1058 1.0000 6.0000
Training 参与培训经历 11 034 0.1990 0.3993 0.0000 1.0000

控制变量

Gender 性别 11 363 0.6874 0.4636 0.0000 1.0000
Age 年龄 11 237 45.2578 13.2356 18.0000 88.0000
Educ 教育程度 11 024 2.5318 1.2061 0.0000 7.0000
Social 社会资本 11 158 4.2819 1.3070 0.0000 8.6517
Status 社会地位 11 363 0.2994 0.4580 0.0000 1.0000

Fatherentre 父辈创业 11 151 0.0895 0.2802 1.0000 6.0000
Ecolow 经济水平较低组 10 626 0.1577 0.3645 0.0000 1.0000
Ecohigh 经济水平较高组 10 626 0.2821 0.4501 0.0000 1.0000
Central 中部地区 11 363 0.2840 0.4510 0.0000 1.0000

West 西部地区 11 363 0.2362 0.4248 0.0000 1.0000
 

（二）基本回归结果

如表2所示，模型1、模型2列示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模型3、模型4加入解释变量父辈期望

Parexpec，被解释变量为子代创业Childentre。由于Logit模型回归系数尚不能解释其经济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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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此将其转换为边际效应进行分析。模型4中，解释变量Parexpec的边际效应为正，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父辈教育期望越高，子代创业可能性越大。进一步地，根据边际

效应值，父辈高期望下子代创业的概率比低期望情况高1.69%（p < 0.01），该结果支持了本文提

出的“家庭教育投资激励”假说与H1。模型4中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显示，子代年龄与子代创业

正相关，教育程度与子代创业负相关，社会资本、家庭地位高对子代创业有促进作用。子代所处

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平均组的，其做出创业选择的概率将高出21.39%（p < 0.01）。
 
 

表 2    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

变量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arexpec
0.0807***

（0.0240）
0.0169***

（0.005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3.7978***

（0.1828）
−3.7978***

（0.1828）
−3.7590***

（0.1830）
−3.7590***

（0.1830）
Observations 9 945 9 945 9 945 9 945

Pseudo R2 0.1413 0.1413 0.1422 0.142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数据；***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以下同此
 

（三）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回归法

由于父辈“望子成龙”的教育期望还会促进子代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如考上大学、成为科研

工作者或管理人员，而不仅仅局限于成为创业者。因此，本文的实证估计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

题。现代社会，父母希望子女“德才兼备”，不仅注重对他们学习智力、思辨能力的培养；还强调

让其成为全面的人才，重视情商的开发。本文所探讨的父辈“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家庭教育

期望，还将使子代呈现出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符的性格特质（蔺楠和包颉，2020）。但这种性格

特质与子代是否选择创业无直接关联（Dooley和Stewart，2007）。故将其作为解决本文内生性问

题的工具变量。

依据千村调查问卷中“您的性格特点”①测量子代现代性格特质（蔺楠等，2020）。根据人格

研究者们对现代性人格特质的分类，这7个题项涵义与大五人格特质内涵相一致（靳卫东和辛

晓慧，2020），可被认作是子代现代性性格的体现。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对父辈期望的回归系数为

0.1880，且显著（p < 0.01），表明子代现代性性格与父辈期望显著正相关。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

计值为64.25，根据大于10的经验规则，排除了弱工具变量问题。表3后两列列示了第二阶段回

归结果，解释变量Parexpec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具有正向影响，本文

的主要结论稳健。

2.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父辈“望子成龙”期望导致子代的成就具有差异性和多样化，而不仅仅成为创业者。本文使

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解决可能存在的变量遗漏及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具体而言，将高于父

辈期望中位数的变量赋值为1，设定为实验组，而将低于父辈期望中位数的变量赋值为0，设定

为控制组，采用1∶1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对样本进行匹配。最近邻匹配获得处理组

与控制组样本量共计4 797个，半径匹配与核匹配获得总样本量9 945个。相应的匹配前和匹配

后核密度图如图1、图2所示。所有匹配满足支撑假设与均衡性假设，说明匹配效果较好。针对匹

 ①根据“千村问卷”提供的7个创业者性格题项测量，包括：“我性格细腻，注重细节”“我为人谦逊，有亲和力”“我富有同情心，对人充满关
爱”“我善于协同，沟通、注重关系的建立”“我谨慎稳健，做事可靠”“我坚毅、坚强，敢于承担风险”“我做事果断，绝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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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4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所示。结果表明，在运用PSM方法控制可能的内

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保持稳健。

3. Heckman两阶段模型

一方面，当子代因创业获得的经济收入及所导致的社会地位越高时，父辈的“望子成龙”期

 

表 3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Ivregress） 第二阶段（Ivprobit）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Childcharac
0.1880***

（0.0146）

Parexpec
0.2092***

（0.0344）
0.5686***

（0.0688）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1.2138***

（0.0916）
−0.0950***

（0.0369）
−1.6031***

（0.1536）
Observations 9 945 9 945 9 945

R2 0.0664 0.0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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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内生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检验

变量
最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Heckman两阶段检验
Childentre Childentre Childentre Parexpec_dummy Childentre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Parexpec
0.0083**

（0.0327）
0.0807***

（0.0240）
0.0807***

（0.0240）
0.0608**

（0.0243）

Childcharac
0.2306***

（0.0184）

imr
−1.1897***

（0.201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3.6951***

(0.2597）
−3.7590***

(0.1830）
−3.7590***

(0.1830）
−1.99214***

(0.1227）
−2.0066***

(0.3466）
Observations 4 797 9 945 9 945 9 945 9 945

Pseudo R2 0.1306 0.1422 0.1422 0.0419 0.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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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会相应强化；另一方面，父母殷切的期望会导致子女多方面的成就，而不仅仅是选择创业。本

文的主效应估计可能会同时存在双向因果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为此，采用Heckman两步法修

正以上内生性问题。在第一阶段的回归模型中，除基本回归的控制变量外，承袭前文工具变量

法的思路，选择子代现代型性格特质（Childcharac）作为工具变量。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回归

结果如表4模型4和模型5所示。回归结果表明，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

文主效应结论依然成立。

（四）调节机制检验

1. 父代务农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5的模型1所示。回归结果表明，Fatheragri的回归系

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父代务农的家庭中子代创业的概率也更大。Fatheragri与Parexpec
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如图3（a）所示的调节效应图显示，在父代务农的家庭

中，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之间的回归直线，比在父代未从事务农职业的家庭中相应的回归直线

更加陡峭。据此可以判断，父代务农家庭的父母对创业活动有更为积极的认知，认为创业行为

可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帮助子代实现阶层跨越。当面对子女创业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支持

的。基于“为之计深远”的父辈期望驱使，子代将在认知代际传递的引导下，作出创业的职业抉

择，假设H2得到支持。
 
 

表 5    调节机制检验

变量
父代务农 子代成婚 亲子离散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Parexpec
0.0770***

（0.0241）
0.0793***

（0.0242）
0.0740***

（0.0245）

Fatheragri
0.1907***

（0.0594）

Parexpec×Fatheragri
0.1144**

（0.0581）

Childmarri
0.8322***

（0.2144）

Parexpec×Childmarri
0.4744**

（0.2295）

Interdispersion
1.1623***

（0.714）

Parexpec×Interdispersion
0.1553**

（0.0709）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tant
−3.7631***

（0.1833）
−3.6335***

（0.1849）
−3.7235***

（0.1856）
Observations 9 941 9 876 9 940

Pseudo R2 0.1433 0.1441 0.1645
 

2. 子代成婚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5的模型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Childmarri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子代成婚与其创业决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hildmarri与
Parexpec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如图3（b）所示的调节效应图也显示，在子代

成婚与组建家庭的样本中，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之间的回归直线，比在子代未婚的家庭中相应

的回归直线更加陡峭。据此可以判断，子代成婚使得无论是在自己的小家庭中，还是在上一代

的原生家庭中，都产生了强烈的经济需求。子代将会选择一旦成功便能够带来颇丰经济收入的

创业活动作为职业，假设H3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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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亲子离散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5的模型3所示。回归结果表明，Interdispersion的回

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亲子离散的家庭结构与子代选择创业正相关。Interdispersion
与Parexpec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如图3（c）所示的调节效应图显示，在存在

亲子离散情况家庭的样本中，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之间的回归直线，比在亲子关系健全家庭中

相应的回归直线更加陡峭。由此可以判断，当子女长期与父母分离时，出于缓解生存压力等经

济动机，“亲子分离之殇”会显著提升子女自立自强选择创业为职业的概率。假设H4得到支持。

（五） 稳健性检验

1. 剔除大龄未婚样本的影响

父辈对子代成婚的支出，是子代日后

“反哺”父辈并提供经济互惠与支持的重要

回馈部分。因此，当子代达到婚姻年龄却未

成婚时，其与父辈之间的互动并不存在这

一层面的关系。为避免大龄未婚样本对子

代成婚调节效应造成的较大影响，本文在

剔除子代大龄未婚的样本后，重新对调节

效应进行检验。具体地，将男性35岁以上，

女性30岁以上①作为大龄未婚的年龄标

准，删除可能造成影响的样本。一共删去

37个样本。其中，男性样本25个，女性样本

10个。考虑大龄未婚子代创业者影响因素重新回归后的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中Parexpec的系

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Childmarri与Parexpec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剔除大龄未婚样本后，子代成婚的调节效应结论仍然保持稳健。

2. 敏感性分析

有关创业的文献表明，个体所处的家庭背景将对其创业决策产生关键影响。例如，在收入

较高的家庭中，子代更能够摆脱创业前期的金融约束，将创业意愿变为现实决策（邢芸，2016）；
此外，子代家庭规模的增加也将导致家庭总支出增加，个体可获得的资本投入减少，影响到人

力资本的累积，导致出现差别化的择业表现（Becker和Lewis，1973）。为此，本文借助敏感性分

析控制了子代所处家庭的年均收入（Hhinc）和家庭规模（Hhsize）②与父辈期望的交互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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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父代务农、子代成婚和亲子离散的调节效应

 

表 6    稳健性检验：考虑大龄未婚样本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Parexpec
0.0813***

（0.0242）

Childmarri
0.9179***

（0.2397）

Parexpec×Childmarri
0.4362*

（0.2490）
Controls Yes

Constant
−3.6276***

（0.1851）
Observations 9 845

Pseudo R2 0.1438

 ①参考刘爽和蔡圣晗（2015）中的划分标准。
 ②家庭收入采用“近三年来的家庭年均总收入（包括工作、政府补贴、退休金以及其他来源的收入）”加1取对数来测量；家庭规模则用“居

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数”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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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结果显示，即使控制了上述交互项，检验结果也与前文基本一致。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的

影响作用仍然存在，且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与父辈期望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见表7）。
 
 

表 7    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的敏感性分析

变量
创业抉择 父代务农 子代成婚 亲子离散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arexpec
0.0829***

（0.0244）
0.0790***

（0.0245）
0.0821***

（0.0246）
0.0776***

（0.0249）

Fatheragri
0.1865***

（0.0602）

Parexpec×Fatheragri
0.1029*

（0.0602）

Childmarri
0.8796***

（0.2237）

Parexpec×Childmarri
0.3709

（0.2354）

Interdispersion
1.1614***

（0.0724）

Parexpec×Interdispersion
0.1389*

（0.0719）

Parexpec×Hhinc
−0.0257
（0.0231）

−0.0192
（0.0236）

−0.0262
（0.0232）

−0.0222
（0.0236）

Parexpec×Hhsize
0.0168

（0.0121）
0.0152

（0.0121）
0.0161

（0.0121）
0.0203

（0.023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3.7634***

（0.1856）
−3.7648***

（0.1858）
−3.6361***

（0.1875）
−3.7203***

（0.1880）
Observations 9 762 9 758 9 695 9 757

Pseudo R2 0.1429 0.1439 0.1448 0.1649
  

五、  机制检验与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检验

1. 父辈“利他主义”传递

在农村社会，正式制度不完善，宗族起到了教育、社会保障与救济功能。传统宗族文化通过

对教育的强调，促进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丁从明等，2018）。父辈利用村域内部的宗族网络资

源，立足于鼓励子代族人接受教育，泽被乡里的动机，使得其有机会进入到“致君泽民“的事业。

他们在职业考量上有更多的选择，也倾向于从事对家族意义深远的创业职业。

2. 子代“创业效能感”生成

父辈期望能够通过家庭教育使子代形成独特的人力资本，增加子女的感知自我效能

（Bandura等，2001）。父母在子女成长时期的高度期望与日常培养，在增进其学业成绩的同时，

还将使得其具备从事创业活动的职业效能感。在需要社交能力的商业、销售和管理的创业工作

中，自我效能感转化成创业效能感，形成风险偏好的态度（Bandura等, 1997）。此时，子代将会受

到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创业职业的吸引。

3.“人力资本”累积

父辈的教养方式能够通过代际传递对子女的人力资本产生影响（张皓辰和秦雪征，2019），
决定其成年之后的职业选择。诸多研究证实了个体学历教育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对创业行为产

生负面影响（蔡栋梁等，2018）。因此，专业性人力资本即职业与技能的教育，更可能在父辈期望
 

8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6卷第12期）



与子代创业中充当正面角色。父母通过督促子女参与技术培训，促成了其创业。

从表8的模型2、模型5、模型8的结果可以看出，父辈期望Parexpec与父辈宗族网络

Fatherclan①、子代冒险精神Risktaking②、培训经历Training③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模型3、
模型6、模型9中，对Parexpec变量进行控制后，Fatherclan对Childentre的影响，Risktaking对
Childentre的影响，Training对Childentre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与模型1相比，Parexpec的回归系数

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明显变小。与模型4相比，Parexpec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

但明显变小。与模型7相比，Parexpec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明显变小。基于

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证明了父辈宗族网络、子代冒险精神和培训经历在父辈教育期

望与子代创业抉择中起到了中介桥梁作用。
 
 

表 8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父母利他主义”影响路径 “子代创业效能感”影响路径 “人力资本累积”影响路径

Childentre Fatherclan Childentre Childentre Risktaking Childentre Childentre Training Childentre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Fatherclan
0.0167*

（0.0095）

Risktaking
0.0296***

（0.0043）

Training
0.0382***

（0.0111）

Parexpec
0.0134***

(0.0039)
0.0335***

(0.0041)
0.0128***

(0.0039)
0.0133***

(0.0039)
0.0952***

(0.0089)
0.0105***

(0.0039)
0.0137***

(0.0039)
0.0188***

(0.0036)
0.0130***

(0.003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2321***

（0.0338）
0.1504***

（0.0358）
−0.2346***

（0.0339）
−0.2359***

（0.0337）
3.6114***

（0.0779）
−0.3397***

（0.0371）
−0.2312***

（0.0341）
−0.2477***

（0.0314）
−0.2218***

（0.0342）
Observations 9 911 9 911 9 911 9 945 9 945 9 945 9 669 9 669 9 669

Adj−R2 0.1672 0.0254 0.1674 0.1670 0.0437 0.1708 0.1659 0.0347 0.1669
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0.0006**

（0.0003）
0.0028***

（0.0005）
0.0007***

（0.0002）

直接效应
0.0128***

（0.0039）
0.0105***

（0.0039）
0.0130***

（0.0039）
 

（二）进一步研究：子代性别、区域差异的影响

1. “望子成龙”效应的性别差异：对子女创业选择的影响如何？

首先，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主要依靠男性获得经济来源，女儿的预期效用为“更贴心”“帮
助照料家人”（陶涛，2012）。其次，儒家伦理的价值观讲究“孝”，“养儿防老”的父权制家庭结构

把对儿子的教育投资视为一种未来的保障。最后，相较于女儿，儿子更加具有“传宗接代”的使

命，象征着家族的形象。以上分析说明，对女儿的高教育期望既不经济，也不符合文化习俗。研

究亦指出，中国农村母亲的教育期望程度也表现出明显的男孩偏好（Zhang等，2007）。承袭以

上分析，本文把总样本分为男性（儿子）和女性（女儿）样本，以比较父母期望对儿子和女儿的创

业选择存在的异同。如表9模型1和模型3所示，在父母期望的影响下，儿子的创业概率明显高于

女儿。边际效应显示，儿子在父母期望的影响下，其创业概率比女儿高1.67%（p < 0.01）。这说

 ①以对“您的父辈是否为村里第一大姓？”的回答作为父辈宗族网络的度量，回答是的赋值1，否赋值0。
 ②根据“我坚毅、坚强，敢于承担风险”题项，对子代的冒险精神进行度量。个体对该变量的回答分值越高，说明冒险精神越强。
 ③根据“您在创业前是否参加过相关培训活动？”题项，对培训经历进行度量。将个体参加过政策培训、投融资培训、法律培训和其他的培

训内容赋值1，未参加的赋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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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父辈“望子成龙”的教育期望会导致儿子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但并不会对女儿创业产生

促进。
 
 

表 9    进一步研究：子女性别的影响

变量
儿子样本 女儿样本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arexpec
0.0837***

（0.0275）
0.0191***

（0.0063）
0.0690

（0.0501）
0.0110

（0.0080）

Constant
−3.4762***

（0.2169）
−3.4762***

（0.2169）
−3.2026***

（0.3599）
−3.2026***

（0.359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6 933 6 933 3 012 3 012
Pseudo R2 0.1421 0.1421 0.0924 0.0924

 

2. 父辈教育期望效应的地域差异

本文分别探讨了东、中、西部三个地理区位的家庭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

如表10所示。模型1显示，在东部，家庭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模型3、模
型5显示，中西部的家庭期望对子代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4的边际效应显示，在中部地

区，父辈期望高的家庭，其子代创业概率将比低期望家庭高2.83%，模型6则显示，西部地区将

高出2.17%。在向上流动机会更为稀缺的中、西部，教育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对相应区域的农村

家庭有更大吸引力。中、西部农村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主要为强投入（杨习超等，2016），其
子代的人力资本发展表现出更强的参与市场竞争、适应市场压力的意愿，在创业方面具有比较

优势。而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相较于其他两个区域的教育投入水平属于相对低度状态。东部本就

发达的就业市场，使该区域的家庭无须进行多少教育投入，也能够捕获一定就业机会（肖攀等，

2020）。此时，较低的家庭教育投入弱化了下一代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也抑制了子代的创业选

择行为。
 
 

表 10    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的家庭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选择的影响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Parexpec
0.0386

（0.0354）
0.0081

（0.0074）
0.1333***

（0.0441）
0.0283***

（0.0094）
0.1055**

（0.0497）
0.0217**

（0.0102）

Constant
−3.9927***

（0.2641）
−3.9927***

（0.2641）
−3.4595***

（0.3288）
−3.4595***

（0.3288）
−3.8096***

（0.3583）
−3.8096***

（0.358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 739 4 739 2 843 2 843 2 363 2 363
Pseudo R2 0.1372 0.1372 0.1480 0.1480 0.1524 0.1524

 
 

六、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村民调研数据，本文从父辈的家庭社会心理学特征和

子代人力资本形成视角出发，探索了父辈教育期望对子代创业选择的影响，并综合了家庭中的

代际特点，探讨了相应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1）父辈教育期望将导致子代倾向于开展创业活

动，支持了“家庭教育投资激励”的假说。本文基于父辈社会心理特质，展现出个体受父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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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对其创业意愿“由虚向实”转变为创业抉择的重要性。（2）父代务农职业、子代成婚选择和

亲子离散印记正向调节父辈期望与子代创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代际影响与互动情境下的

家庭教育期望效应中，子代的职业选择行为将受到强化。（3）机制分析表明，父辈教育期望通过

“利他主义”情结，动用了父辈的宗族网络资源，为子代提供了创业资源动员；并基于“创业效能

感”生成的角度，培养了子代的冒险精神；也以“人力资本”累积为先决条件，使子代通过参与技

能培训，获得创业所需的企业家才能。（4）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女儿，儿子在父辈寄予的厚

望下更容易投身创业职业。中、西部地区的父辈教育期望更加促成了子代的创业抉择。但东部

地区发达的就业市场弱化了该地区的家庭教育投入，此时父辈期望对子代创业的促进作用并

不明显。

（二）管理启示

研究结果对阐明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重要性、培育年轻一代乡村创业人才和政府制定人才

战略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生动地展示了我国农村地区家庭父辈的教育期望现状。

这些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但他们却对子代抱有很高的教育期望。父辈的

这种心态，在传递给子女“正能量”的同时，也使他们养成了坚忍不拔的个性，强化了风险意识

和人力资本水平，使其更加适合从事创业职业。为此，一方面要发挥家庭、社会和学校多方的教

育功能，给子代输送“激励型”的家庭教育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应该大力宣传教育带来人生成

功的价值观，塑造全社会对教育普适价值的认同。

其次，应以良好的家庭教育输送合格人才，提高新生代创业人才质量。第一，务农经历使得

现代农村父辈普遍希望子代走出“农耕劳作”的桎梏。农村新生力量返乡或定点创业也会演变

成为寻常现象。要为农村父母建立专门的“家长学校”，提升其文化素质，让其更合理地确定子

女成长目标。第二，父辈的高教育期望，使得子代更易寻求到高质量的婚配对象，为创业奠定代

际人力资本基础。政府部门应推动实现针对年轻一辈婚姻、家庭、生育和就业帮扶的政策，打造

高质量的社区交友平台，健全家庭矛盾的解决渠道，为创业提供滋生土壤。第三，农村家庭中亲

子离散现象，多与父辈进城外出务工相关。为弥补子女相应的福利缺失，应推进普惠性教育和

公共服务。对“留守儿童之家”等关爱机构进行顶层统筹谋划，统一建设和管理。逐步调整城市

产业结构，避免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

最后，本文的进一步研究结论说明。无论是在不同性别，还是不同区域之间，我国家庭教育

机会不平等的问题都广泛存在。在促进实现整体教育投资效应的同时，还应更加注重教育资源

的均衡配置。在解决家庭教育的性别不平等方面，应加强对农村女性的教育和培训，传播教育

领域的性别平等观念；在解决家庭教育的区域不平等方面，应完善创新教育投资参照体系，促

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家庭教育互联互助。应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并建立地区

间的家庭教育沟通交流机制，缩小区域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

（三）研究局限和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对家庭教育期望和创业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成果，但仍存在

一些研究局限：首先，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来自横截面调查，属于静态数据，难以实现多期滞后，

在因果推断上存在一定缺陷。未来可结合纵向数据源或访谈、调研，深入地了解父母期望对子

女创业影响的时间动态变化。其次，本文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农村，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城市地

区的家庭数据，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中父母期望如何影响子女创业的差异化机制，以更加深入地

提出理论洞见与政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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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Children’s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Thousand-village Survey

Zhang Qi1,  He Xiaogang1,2

（1.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jiang College, Jinhua 321000,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family expectation theory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children’s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ree intergenerational dimensions:
paternal farming, offspring marriage, and parent-child dispersion.
　　 This paper adopts data from the “Thousand-village Survey” conduct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2016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s’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make adult children inclined to carry ou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paternal farming,
offspring marriage, and parent-child dispersio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family expectation effect and
enhance child entrepreneurship;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hildren’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rough three paths: altruism transmission, entrepreneurial efficacy
gener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arents’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significantly
promote a son’s entrepreneurship, but do not promote a daughter’s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in
the eastern region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sho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and finds out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family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which has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cultivating young rural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and formulating talent strategies
for the government. Second, it explores the boundaries of family expectation effect, and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hildren’s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social network expansion,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Third, it helps to deeply understand how parents’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affect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as well as the driving effect of kinship on family members’
economic behavior.

Key words:  parents’ high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child entrepreneurship;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educational 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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